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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以作品评介和解读为主要内容。其中，王禹微文着眼于对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潘人木儿

歌创作中的连锁歌体裁的独特性研究，在分析作家连锁调创作一般性特征基础上，论证了作家作品多元的文

本价值。马力之文从想象力的意义功能角度对《小王子》做了较为详尽的解读，并以作品为实例进行了想象

力意义功能的研讨。鲁程程文以在地书写为视点，通过对李潼作品文化地景的再现、族群形象的塑造和时代

命运的表述透视噶玛兰平原的乡土风貌，并分析了作家作品文化回归的基本表现，探讨人与自然环境、原住

民族与汉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齐童巍关于美国非裔青少年特殊题材作品的分析，深入到作品

所呈现的现实环境，解构了青少年成长的多种心灵冲突以及历经生死抉择后的生存意义。杨北岳文从儿童

的原始人格、独立人格、儿童的自本体世界以及儿童教育中的儿童本位等方面，用新的视角探究了成人作家

沈从文的儿童观及儿童教育观。

寻回童年的欢歌

———潘人木连锁歌的文本结构论析

王禹微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潘人木是台湾儿童文学界的资深作家。连锁歌是其创作儿歌的一束奇葩。潘人木从传统艺术形式出

发，对连锁歌的语音层、语象层、意味层精雕细琢，建构立体的文本结构。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看，潘人木贴

合幼童心理巧思运作，打破了“儿童水平”与“艺术水平”相互抵牾的困境，为连锁歌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

开拓新格局，为当代儿童提供了童年危机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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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独立而又独特的儿童文学体裁，儿歌
是儿童最早接触的艺术样式，也是流传最广的口头

文学。文献资料里记载的“婴儿谣”“小儿语”“儿童

谣”“孺子歌”等都属于它的范畴。儿歌保留和反映



了人类审美历程中简单原始而又内在深邃的艺术规

范，童时习之，可以终身体认。

台湾儿童文学前辈潘人木女士，致力于儿童

文学的创作、翻译、编辑和推广工作，深耕广植，为

台湾儿童文学的发展和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儿

歌是潘人木最钟情也是创作数量最丰富的题材。

她自谦为“儿歌人”，出版了《一只猫儿叫老苏》

《你的背上背个啥》《滚球滚球一个滚球》《小五小

六爱唱戏》等 １１本儿歌集，共计 ２４８首作品。在
《走到人前亮三分》一文中，她回忆童年时期与儿

歌的结缘，坦言儿歌是“心灵最初的光亮，也是永

远的光亮，是一切的开始”［１］３。潘人木的儿歌作

品用字简短、语言轻浅、韵律活泼、修辞有趣，最大

的特征是能够从传统形式中出发，赋予浅语的艺

术以新的生命。

连锁歌正是潘人木儿歌创作的一束奇葩，其百

分之四十的儿歌都运用了“顶针”修辞。连锁歌，又

称连珠体、趁韵歌，是传统儿歌形式的一种。借助

“顶针续麻”手法将歌行之间首尾相接，涉及面广，

内容奇趣好玩。潘人木极善于将不相干的语汇和属

性环环相扣，串接产生“复音和声”的游戏效果。代

表作《小胖小》《花树花》《西瓜西瓜开开》等，正是

将这种“潘式”风格发挥到极致，为低幼儿童构筑了

从生物性的自然人通往审美性的社会人的秘密

通道。

一、立体的文本结构

对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而言，结构形态都有着

不可估量的美学价值。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儿童

文学并非单薄轻浅的平面“儿语”。早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理论批评者方卫平参照美学家桑塔耶那

对艺术表现中实际事物与暗示事物的区分观点，审

视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性和审美性特质，把儿童文

学的艺术织体分为感知层和意味层两个基本层次，

感知层再划分为语音层和语象层。为此，儿童文学

的文本结构是一个由语音、语象、意味三大层面构成

的艺术结构系统。

采用韵语形式的连锁歌，尤其重视语音层的韵

律节奏和语象层的形象呈现，并通过统摄两者的意

味层来加强作品的内在审美力度，三个层面相互榫

接、巧妙叠合。因此，音韵与节奏、形式与意义共同

组成了具有纵向联系的连锁歌艺术综合体。

（一）语音层

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谈道：“凡儿生半载，

听觉发达，能辨别声音，闻有韵或有律之音，甚感愉

快。”［２］３１儿歌先音节而后词意，语音的长短、强弱、

轻重规律交替，讲究落音一致的音乐美感。“语音

层负载着语象层和意味层，同时又构成了作品审美

效果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意

义。”［３］１２４低幼儿童常听成人讲故事，通过声音获取

音律和语言。他们对传统连锁歌百听不厌，恰恰是

因为它具有抑扬顿挫的听觉效果。

１．字字相连，环环相扣
连锁歌最明显的形式特征是词汇的连环相接。

“顶针续麻”修辞方式要求上一句诗的末尾词汇作

为下一句诗的开头，环环相扣，形成生动的韵律和重

复的乐趣。

潘人木的儿歌作品中，“黑狗和黄狗”系列儿歌

的开头都以类似“瞎扯狗，狗瞎扯”的顶针形式起

兴，借助这一叙述特征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谁跟

我玩？》由“弯”“翻”“天”“风”“转”“找”六字分别

串联前后句，从地上到河上再到天上回到地上，环形

相接。在“组合式”连锁歌《花树开》中：“花树开，／
朵朵红，／我给妈妈提灯笼。／灯笼圆，／换条船，／船
头尖，／指着天。／天有云，／堆白银。／白银长，／换只
羊。／羊毛薄，／换骆驼，／骆驼来，／哄小孩。／小孩小
孩你别哭，／你来骑我我赶猪。”传统三言、七言组合
在整齐中加入变化的元素，作品在视觉上表现出参

差美，再由“船”“天”“云”“羊”灵活串接，读者念读

时更能体会到儿歌节奏的起伏与流动。

２．中途换韵，随韵黏合

“儿歌重在音节，多随韵接合，义不相贯。”［２］３３

前呼后应、奇偶相谐的韵律艺术能使儿歌在语音层

获得活泼鲜明的节奏感。押韵是儿歌重要的艺术表

现方式，传统的押韵方式主要包括“头韵”“尾韵”

“句中韵”“首尾交互韵”等。与其他形式的传统歌

谣相比，连锁歌具有声韵上的特点，它并非平直的一

韵到底，而是在环环相扣的“头尾交互押韵”基础

上，通过“中途换韵”方式随尾词的变化及时转韵，

每个层次换一个韵脚，由上句起韵引出下句。

潘人木大量使用了“首尾交互韵”的双向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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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蓝天白云西瓜大》：“蓝天白云西瓜大，／西瓜大
了放暑假。／放暑假你上哪？／我去乡下。／去乡下
干嘛？／看青蛙，／看青蛙干嘛？／问问他问什么／老
是ㄍㄨㄚㄍㄨㄚㄍㄨㄚ。”第一行句尾的“西瓜大”
成为第二行的起始，第二行句尾的“西瓜大”成为第

三行的句首，推演下去造成回环反复的语势。此外，

在传统创作手法之上，潘人木标新立异，第一、三、

五、六、七句押ａ韵，第二、四句押 ｉａ韵，末两句不押
韵，借助中间换韵的方式顺利黏合前后文，为现代连

锁歌的创作带来了押韵手法的突破。

再如《王小常》：“……卖鱼郎，挺腥的，／出门碰
到个卖冰的；／卖冰的，挺凉的，／出门碰到个放羊
的；／放羊的，羊毛多，／出门碰到个卖锅的；／卖锅的，
叮当响，／出门碰到个王班长；／王班长，吹哨子，／出
门碰到个大耗子；／大耗子，来偷表，／出门碰到个外
国佬；／外国佬，摆摆手，／一扭头，他就走，／拜拜！拜
拜！”传统意义上的“三三七”句式在长期的流传过

程中逐渐定型，一般采用多节式，首句用韵自由，二、

四句押韵。这首连锁歌保留了传统“三三七”杂言

句式的艺术特色，并连续五句使用“的”作一字韵，

音律上造成回环、反复的语势。

（二）语象层

在连锁歌中，关联性语象构成的叙述情节简明

而轻巧。另外，一些有趣的语象常是借音韵连接成

串，看似东拉西扯、缺乏叙事逻辑，实际却在这种超

逻辑、无意义的语境中掀起了联想和想象的游戏与

乐趣。创作者把心理体验过的抽象思维转化成语象

符号，一旦读者亲聆故事的阅读与讲述，先感受到语

音层的韵律，再由语音层元素组合形成具体的语象

层，经过想象的参与呈现，读者在心理接受机制中产

生审美效应。

１．语象间的逻辑关联
潘人木的连锁歌中，不少作品语言浅白精炼，选

取的形象生活化，呈现出贴合时代的叙事面貌。如

此，密切相关的前后语象使得上下两节内容浑然一

体、活泼有致。

短篇幅连锁歌《树》便是很好的一例：“花树

花，／花树底下结南瓜，／南瓜黄，／好像满地的小太
阳。”从花树自然过渡到底下的南瓜，珊珊可爱，一

座生机盎然的小菜园便跃然纸上。再如《中秋节》：

“中秋节，我盼望，／盼望中秋看月亮。／月亮圆，月
饼甜，／甜得嘴巴笑连连。”这首连锁歌讲述中秋节
“我”赏“月”吃“月饼”的故事，传达出节日的期待

和感想。另一首节日歌《点点天灯》———“点点天

灯，／天灯点点，／点点天灯飞上天。／天黑黑，／黑黑
天，／黑 黑 天 上，／天 灯 点 点，／我 也 想，／飞 上
天。”——也有异曲同工的妙思，再通过客观的时空

秩序和主观的情感逻辑推进直连式结构的发展，展

示了观灯人凝视天灯缓缓上升、渴望像天灯一样飞

天的故事画面。

２．各语象的趣味缀连
固定的形式特征常常使连锁歌文本内容趋于超

逻辑，带有跳跃性和随意感。潘人木打破惯常叙事

逻辑，在作品中制造各类语象趣味缀连的游戏机制，

再度强化了语音的游戏特质。尽管毫无关联的语象

组合显得荒诞无稽，但儿童读者凭借幻想和想象，可

以轻松无碍地穿梭于文本空间。

《王小常》《西瓜西瓜开开》《盖高塔》等连锁歌

便是各语象罗列与展陈的典型代表，作家将其归类

为“念着玩”类别。《王小常》中的“卖鱼郎”“卖冰

的”“放羊的”“卖锅的”“王班长”“大耗子”“外国

佬”，以及《西瓜西瓜开开》中的“阿呆”“花猪”“妖

怪”“毛猴”“狗”，分别都没有任何的联系，漫画式的

各个语象被拼贴于同一个文本。我们发现，文本的

整体重心会禁不住地向连缀语象技巧倾斜，对儿童

读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三）意味层

作为最深层的文本结构，意味层隐含于语音、语

象组成的感知层，是一种“潜在的可能审美空

间”［３］１２８。意味层使文学作品摆脱低级趣味捆绑，敞

开更加开阔的文本空间，为读者实现审美超越。潘

人木的连锁歌作品在意味层主要表现为“有意味的

形式”和“无意味之意味”两种方式。

１．“有意味的形式”
克莱夫·贝尔在其重要著作《艺术论》中提出

著名的美学观点“有意味的形式”，借以肯定后印象

画派的艺术价值；当代美学家苏珊·朗格将这一美

学假设理解为“生命的形式”或“情感的形式”。在

潘人木的连锁歌中，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包括想象

的投射和教育内涵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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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团体游戏歌《盖高塔》：“砖一块，沙一把，／大
家来，盖高塔。／高塔尖，碰到天，／天刮风，碰到兵，／
兵打仗，碰到浪，／浪泼水，碰到鬼，／鬼吃米，抓到的
妖怪就是你。”这首连锁歌从模拟“盖高塔”动作开

始，儿童以肢体动作配合连锁歌韵律推展，轮流用手

掌层层往上盖。这种带有想象性投射意味的儿歌游

戏环节实现了儿童的身体扮演和游戏性体验。

茅盾先生曾要求儿童艺术形象中应当包含教育

意味，这样儿童文学才是“儿童的”文学。《小胖小》

便是这样一首带有教育内涵但又有趣好玩的连锁

歌：“小胖小，／包水饺。／水饺包不紧，／就去学挖
笋。／挖笋挖不出，／就去学喂猪。／喂猪喂不肥，／就
去摘草莓。／草莓摘不到，／就去学吹号。／吹号吹不
响，／就去学演讲。／演讲没人听，／走下台，／关了
灯，／乖乖回去做学生。”这首层连式儿歌的叙事线
索是小胖小学本领，尝试各项本领屡屡受挫后，小胖

小“乖乖回去做学生”。它对儿童读者是一种告诫

和教育，也是一种引导和启迪。

２．“无意思之意思”
２０世纪初，周作人从儿童本位出发，提出“无意

思之意思”儿童文学观。他并不反对儿童文学的教

育功用，但蕴涵寓意的儿童文学作品还不算是最上

乘，最有趣的是“无意思之意思”的那类作品。可

见，他更加注重儿童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

儿歌以低幼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幼童保持

注意力的程度低，不能长时间集中于一个事物，这

种心理发展特征决定了“无意味”的重要地位。潘

人木的连锁歌在语音、语象层面符合儿童的本能

感知，而在意味层大多体现出周作人所说的“无意

思”。这种“无意思”，并非无作用、无价值，而是对

儿童幻想的尊重与关怀。“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

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

近”［２］５７。

例如游戏歌《盖高塔》，无所谓内容或意义内

涵，甚至完全不具备基本的叙事逻辑。类似再如

《谁跟我玩？》天马行空的表达，不含任何训诫或教

育的目的。这类以配合游戏出现的连锁歌是儿童嬉

闹玩耍和表达情趣最常用的工具，文本本身表现的

只是纯粹的嬉闹玩乐。在这种毫无实意的连锁歌阅

读中，儿童的游戏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无

意义”的连锁歌因此更为贴近儿童的世界。

二、多元的文本价值

文本结构的剖析是探求连锁歌文本价值的一把

锁钥。接受群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

会对连锁歌的创作产生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这

种影响和制约规定着连锁歌艺术的审美追求和价值

取向，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根据幼童接受者的审美

心理和思维特征做一个预设的“接受模型”。这个

“接受模型”，是儿童文学作家艺术探索的导航路

标。从接受客体切入，文本结构已划分为语音、语

象、意味三个立体层面；再从接受主体角度考虑，儿

童接受能力的建构表现为由生理到心理再文化的推

进过程。

从儿童发展的范畴来看，连锁歌读者大多处于

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阶段中的“感觉动作期”与“前

思想期”。潘人木连锁歌作品使得幼童在“感官性

接受”和“想象性接受”实现同化于我，并在更高的

要求层面有利于幼童对“理解性接受”做出顺应。

为此，潘人木的连锁歌呈现出多元的审美价值，为接

受者认知发展水平的提升创造了可能。

（一）感知层的同化

同化，即“把环境因素即客观世界纳入机体已

有的图式之中”［４］。潘人木的连锁歌脱胎于传统歌

谣形式，不同于民间集体创作的是，她从儿童本位出

发，贴近幼童的心理，再现了原始思维。感知层承载

着儿童基本的游戏情趣和原始思维的诗性活力，使

得儿童在持续不断的同化过程中逐渐认识客观

世界。

１．契合幼童心理
在语音层面，环环相扣的形式和随韵黏合的技

巧为连锁歌赋予了韵律的美感和语言的趣味。儿童

最初的审美对象多为有音韵无意思的儿歌类作品，

“正是节奏这一‘审美形式’，引领他们进入了最初

的审美”［５］３４，严格说来，可称之为“前审美”。

挪威音乐学家让 －罗尔·布约克沃尔德曾在
《本能的缪斯》一书中下过定义：“是人类每一个成

员与生俱来的一种以韵律、节奏和运动为表征符

号的生存性力量和创造性力量。”［６］那么，韵律感

是一种本能的审美特性。伴着母亲抑扬顿挫的哼

唱，婴儿进行间断性的吮吸，跟着摇铃规律性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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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母歌”促进了母子间最初的交流和互动。潘

人木创作数量颇丰的连锁歌，首先就是凭借语音

层的优势俘获幼童读者，如《抬起头来天上看》中

“越数越多，／越多越数，／越数越多”意犹未尽的结
尾营造；如《花蝴蝶》开头“花蝴蝶，蝴蝶花，／蝴蝶
花开在蝴蝶家。／蝴蝶家里有块地，／地上种的是
大水梨。／水梨还没熟，大家都来摘”对农家田园
的韵律化书写；再如《俏姑娘》的“俏姑娘，／头发
丝，／头发丝上插花枝；／花枝长在荷花池，／荷花池
里青蛙多，／看见姑娘叫哥哥”对儿童生活情态富
有弹性的刻画；等等。连锁歌在音律上活泼紧凑，

回环反复，即使语言符号是随意和无含义的，幼儿

也能吸收其中的声调与节奏。因此，连锁歌满足

了幼童心理对韵律感的追求。

２．再现原始思维
随着语言符号感受能力的提升，儿童对文本的

审美感受逐渐从语音层扩展到语象层。潘人木连锁

歌的遣词造句浅白而简练，各语象的趣味拼贴和缀

连打开了小读者的思想之窗。尚未更事的幼童在同

世界的交流中，持有泰勒所说的“万物有灵”观念，

往往把自我的生命感觉投射到凡事凡物。法国人类

学家列维·布留尔曾概括出原人“互渗律”和“原逻

辑”的思维方式，与皮亚杰提出“前运算阶段”幼童

的“泛灵论”和“目的论”思维倾向不谋而合。

潘人木的连锁歌或浑然天成、自然纯朴，或天马

行空、怪异奇趣，再现了原始的思维方式。例如《西

瓜西瓜开开》：“西瓜西瓜开开，／里头坐个阿呆；／阿
呆出来买书，／里头坐个花猪；／花猪出来炒菜，／里头
坐个妖怪；／妖怪出来梳头，／里头坐个毛猴；／毛猴出
来骑狗，／汪汪咬两口。”这首连锁歌最精彩之处，就
是各语象的顺序出场和乱序碰撞，西瓜、阿呆、书、花

猪、妖怪、毛猴、大狗，不同物种类别能够畅通无阻地

进行交流传递，表现了儿童的“诗性智慧”。毋庸讳

言，原始思维的展现和幻想情节的展开是儿童世界

与成人世界最本质的区别。

（二）意味层的顺应

顺应，即“改变主体的动作以适应客观变

化”［５］２。儿童在实现自身同化的过程中，若原有图

式不能适应新事物，那么儿童就需要调整原图式来

建构新图式，以期达到新的平衡。

潘人木的连锁歌以感知层为依托，在意味层的

表达也“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理性之光从作品的深层

投射出来，而更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对应着主体整

个内在心理的精神冲击力”［３］１２８。连锁歌语言符号

的巧妙运用和自由支配投射出“无意味之意味”和

“有意味的形式”两种表达方式。儿童对此做出顺

应与调整，达到社会性发展和建构。

１．建构同伴交往策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个精彩的比喻：一个叫

彼得的人之所以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只是因

为他把另一个叫保罗的人看作自己的同种或同类。

这也说明，人的存在的合理性是以对方作为依据参

照。同伴交往是童年交往的重要构成，也是促进儿

童由自然人向社会人发展的重要因素。

连锁歌《小喇叭》由“我”、“小喇叭”（弟弟）、

“妹妹”三个同龄伙伴的动作构成日常叙事情节，表

现健康和谐的相处模式和伙伴关系。而刘绪源先生

在《美与幼童》序言中提出，儿童爱看儿童，但不爱

看熟悉的环境。类比可得，儿童在同伴交往过程中，

喜欢与同类或相似的异类交往，但更期待进入一个

全新的、陌生而奇异的环境。那么，连锁歌歌戏互补

的特性便为儿童的同伴交往创设了象征性的游戏空

间。富于韵律的语言可以揭示游戏内容，富有节奏

的口令可以统一幼儿动作，如《盖高塔》中语象层的

环环相扣在意味层对应着儿童参与者用手掌操作的

层层垒叠。“游戏的开放性质、对事物感到惊异的

性质，使它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使我们从技术理性

的绝对统治中获得自由。”［６］３９因此，在歌戏互补的

敞开过程中，儿童群体共同获得这种解放的力量，创

造出一种狂欢的集体文化，建构了积极的同伴交往

策略。

２．发展儿童社会规则
皮亚杰认为，儿童阶段存在“自我中心”意识。

为了满足情感的需要，儿童会从自己的思考和运作

方式出发，将现实同化于自我，形成封闭的个体小

世界。

“顶针续麻”被视为连锁歌的形式规则。这种

规则下的语言秩序规范有助于儿童建立符号领域的

“去中心化”。例如《花树开》中的“灯笼”“船”“天”

“云”“白银”“羊毛”“骆驼”是儿童“我向思维”的发

散和延伸，然而，这种“我向思维”在连锁歌中又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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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散漫无序的分解状态，而是由“顶针续麻”手法

牵引成一条连贯的线性叙事。其次，末句“小孩小

孩你别哭，／你来骑我我赶猪”是发散思维的现实
“回归”，引导孩子建立他人观念，发展儿童的亲社

会性心理。再如《小胖小》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劝

慰孩子们勤恳读书，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教化，推

动了儿童社会规则的建构和发展。

这样来看，潘人木的连锁歌是一个蕴含社会规

则的资源库。对儿童来说，连锁歌能帮助他们建立

“去中心化”倾向，释放异己力量，找到内在自主性

和外在社会规则制约的平衡点。并且，连锁歌的接

受过程对应着儿童主体能动的同化与顺应机能，是

一个认知社会规则、内化社会规则的过程。

三、结　语

处在多元文化冲击的电子媒介时代，传统社会

设置的秩序和禁忌正在瓦解，孩子们面临着一个异

化的童年。口耳相传的传统文学艺术变成了播放器

里格式化的诵读范本，甚至被光怪陆离的荧屏动画

所取代，儿歌的文本价值逐渐被人们所忽视。不妨

再进一步挑明了说，那些真正为儿童发声、站在童年

立场的儿童文学作品日渐式微。如果说我们从传统

艺术形式的衰落中读出当代儿童经典阅读的缺失，

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凭借这种方式审视当下的童

年危机问题。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直指新

媒介环境下儿童读写能力的消失，儿童的天真无邪、

可塑性和好奇心的逐渐退化。英国学者大卫·帕金

翰认为，儿童不应单纯地被隔离和保护，应当为他们

设计挑战“童年危机”的策略。

童年是个充满禁忌的时期，而启蒙读物的美学

价值可以赋予儿童自我发展的力量，借以安全度过

这场浩劫。“儿歌人”潘人木贴近幼童心理，巧思运

作，对文本的语音层、语象层、意味层精雕细琢，打破

了“儿童水平”与“艺术水平”相互抵牾的传统困境，

为连锁歌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开拓了新格局。因

此，潘人木的连锁歌一方面实现了“心里有歌扎了

根，走到人前亮三分”［１］７的个人创作初衷；另一方面

又为当代儿童提供了童年精神的醇厚滋养和童年危

机的应对策略，展现出“人之初文学”历久弥新的审

美趣味和经久不衰的永恒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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